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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羹梅辨证用药的经验介绍

张 天

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内科老中医张

羹梅主任医师
，
年近八旬

，
行医五十余年

，“
精

于医理
，

勤于临床
，

经验丰富
，
擅长治疗胃肠病

证和内科杂证
，

在辨证论治和理法方药方面有

其独到之处
” 。

现将 张羹梅老师在辨证论治和

具体运用治则方药的经验介绍于下
� �

逆循辫证 寓辫病于辫证

辨证论治
，
是祖国医学诊断和治疗的重要

方法
，
张师临证中

，

始终坚持以中医传统理论

为指导
，
处处体现

“
辨证为主

”
的思想

。

例如会

计王某
，

患 冬 温

病
，
原诊

治医师见

其发热
、

恶寒
、

汗

出
，
投桂

株汤后
，

发 热 更

版姆梅老甲医近举 高
，

汗出

更多
，
误

为阳虚欲脱
，

转方重用温药附子
。

药后出现烦

躁 不 安
，

鼻见流红
。

后请张师会诊
。

根据脉

象细数
，
舌苔厚腻

，
用甘凉滋阴法治之

。

处方

西洋参
、

鲜石解
、

鲜沙参
、

鲜生地
、

天麦冬
、

杏仁
、

川贝母等味
，

服一剂即转危为安
。

又如

工人丁某
，

患头痛
，

按之脉象
，
浮大洪实

。

疑

有寒热
，

测体温 ��
�

�℃ ， 疑血压升高
，
测之亦

在正常范围
�
疑有便秘

，
问之大便每 日一行

。

观其舌
，
苔黄而厚腻

，

遂作湿热论治
。

方用苍

术
、

厚朴
、

半夏
、

陈皮
、

获芬
、

竹叶
、

通草
、

黄柏
、

知母
、

六一散等
。

二剂后
，

�

头痛解
，
苔腻化

。

再按其脉
，
仍浮大洪实

。

张师认为
，
患者年轻

，

精力充沛
，
即太素称

“
纯阳脉

” ，

非病脉也
。

以

上两案
，
均是厚腻苔

，
一用甘凉滋阴药

，

一用

燥湿利湿法
。

由于王某素患肺瘩
， “
阳常有余

，

阴常不足
” ，
其脉象细数是阴虚发热的征象

。

舌

苔厚腻似乎有湿
，

一般说湿得阴药
，
则湿越盛

，

可使病情加重
。

但观察其舌质
，
两边及舌尖已

有红刺
，
说明阴分已亏

� 厚腻苔又很松动
，
是

无根之苔
，

也是胃阴亏损的表现
。

故用甘凉滋

阴药而获效
。

丁某舌苔黄腻
，
厚实有根

，
正气

未亏
，
用燥湿利湿法而病愈

。

“
寓辨病于辨证之中

” ，
是张师临证又一大

特色
。

关于辨病
，
他认为首先应辨中医的病

。

如哆证
、

奔豚气
、

伏梁
、

胸痞
、

飨泄
、

肠僻等
，

均是中医的病
。

辨中医的病
，

应寓辨病于辨证

之中
。

例如鼻渊
，
由于湿热久留

，
湿郁化热

，

使疾病的转归向阴虚发展
。

所谓辨病也就是辨

疾病的共性
。

鼻渊的共性
�

标是湿热
�
本是阴

虚
。

如张某
，
患鼻渊已七八年

，
诊得脉弦数

，

舌光红
，
为阴虚之象

。

方用石解
、

玄参
、

生地
、

麦冬
、

花粉
、

赤芍
、

黄琴
、

山桅
、

桑叶
、

菊花

等
。

三剂症状改善
，
逐步调理而愈

。

又如王某
，

患鼻渊十余年
，
脉象滑数

，
苔黄厚腻

� 参以全

身症状
，
如午后低热

、

夜有盗汗等阴虚见证
，

但重在湿热
，
以治标为主

。

方用平胃散加知母
、

黄柏
、

石决明
、

桑叶
、

菊花等
。

三剂舌苔化
，

后转方以养阴清热而根治
。

观以上两案
，
均以

辨证为主与辨病相结合
。

张某案
，

通过辨证
，

是阴虚为主
，

治病之本
。

王某案
，
通过辨证

，

是湿热为主
，
治病之标

。

“
既辨中医的病

，

又辨西医的病
” 。

例如
�

�
本文所提到的张老医生若千经验方

， 一

可参阅 创在证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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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师认为现代医学的高血压病
，

在无心
、

肾的

并发症时
，

一般表现阴虚阳亢
，

早期以阳亢为

主
，
进一步发展以阴虚为主

。

故临证常用生地
、

代绪石
、

怀牛膝各 �� 克
，

治疗 高 血压病
。

若

阳亢为主
，

加重平肝潜阳药
，
如牡砺

、

龙骨
、

石决明
、

珍珠母等
� 阴虚为主

，

则重用养阴之

品
，
如构祀子

、

淮山药
、

龟板
、

鳖甲等
。

例如

张某
，
患高血压

，

以头晕头痛为主
，

脉弦细
，

苔薄舌质偏红
。

处方用生地
、

代猪石
、

牛膝
、

珍珠母
、

赤白芍
、

臭梧桐等治疗
。

服药七剂后
，

血压由 �������毫米汞柱下 降 至 ������毫米

汞柱
。

张师最常用的方法是在辨证的基础上
，

加用数味经现代科学证实了的
、

对某一疾病确

有疗效的药物
。

如高血压加用臭梧桐
、

罗布麻
�

高血脂加用山查
、

麦芽 � 冠心病加用瓜萎
、

丹

参 � 胆结石加用金钱草
、

硝矾片
�
肾结石加用

金钱草
、

海金沙等等
。

但张师反对只辨西医的

病
，

不辨中医的证的用药方法
。

例如一肝脓疡

患者
，

原用各种抗感染西药无效 � 后据西医原

诊断改用中药
，
处方 �� 余味

，
皆清热解毒之药

物
，

先后治疗一月热未退
。

请张师会诊
，

根据

身热
，
留恋不退

，

脉滑数
，

苔黄腻
，

为湿热内

蕴
，

未得化达
，

处方用二陈汤合黄连解毒汤治

疗
，

四剂后
，
热渐退

，

苔渐化
，

经调治一月而

愈
。

当我们跟随临证时
，
张师多次结合此例提

出
�

中医临诊
，

均应辨证为主
，

又要结合西医

辨病
，
这样既不失中医的传统诊治方法

，
又可

以提高治疗效果
。

反之
，

以本案而言
，
若以为

清热解毒药物即等于中药之抗菌药物
，
凡遇感

染性疾病
，
即用清热解毒药物

，
如此生搬硬套

，

在辨证论治中切忌� 切忌�

着重论治 融古方于验方

有人认为
，

辨证之后
，
即可施治

。

所谓施

治
，

亦即按热则寒之
，

寒则温之
，

虚则补之
，

实则泻之
，
等等

，

处方用药而已
。

但张师认为
�

辨证之后
，

还要有一个反复思索
、

讨论
、

研究

具体治则和精选方药的重要过程
。

例如患者金某
，

病由起居失填
，
疲劳过度

，

损伤脾胃
，

饮食逐渐减少
。

近四十天来厌食
，

不思饮水
，

每 日以注射葡萄糖和维生素等维持

生命
。

先后作胃肠钡剂造影摄片以及多种检查
，

未发现阳性指标
。

形神憔悴
，

脉虚细
，

苔薄腻
。

应属虚劳之病
，

辨证是脾胃虚弱
，

治疗应是健

脾养胃
。

观历代方书
，

常用的有四君子汤
、

异

功散
、

六君子汤
、

参芬白术散
、

六神散
、

资生

健脾丸等
。

而张师处方
�

红参 �
�

�克 �另煎冲

服�
、

金石解 �� 克�先煎�
、

姜川连 �
�

�克
、

紫

丹参 �克
、

谷麦芽�各��� 克
。

服五剂后
，

精神

开朗
，

渐能作饮
，
但中院微觉气闷

。

药证已应
，

原方加佛手片 �
�

�克
。

服十剂后即能进粥
，
服

十五剂后能进烂面一碗
。

逐渐调理痊愈
。

本案

疗效良好
，

用药简练
。

张师解释本方义说
�“
取

四君子汤人参
，

启隔散丹参
，

地黄饮子石解
，

左

金丸黄连
。

不专取一方
，
要在意会 之 耳

” 。

人

参
“
补五脏

，

安精神
”
�《 神农本草经

》 �
。

丹参
“
养血

，

去心腹痛�瘤�疾
”
�《 本草纲目

》
引

《
别

录���
。

石解，’�卜五脏虚劳赢瘦 ，
强阴

，

久服厚肠

胃
”
�《 本草经习

。

黄连泻火
， “
调胃厚肠

”
�《 本草

纲 目
》
引

《
别录���

。

四味配合
，

有健脾益气
，

调

胃厚肠的作用
。

选方之妙
，

合诸方而有制 ， 用

药之精
，

处处扣住病情
。

张师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
，
还创立了许多

有效的经验方
�

如健脾汤
、

养胃汤
、

补中汤
、

利胆汤
、

保肝利尿汤
，
等等

。

这些经验方的特

点是
�

取法于传统方剂
，

融合古方于验方之中
。

例如健脾汤
，

由芍药甘草汤
、

左金丸
、

六君子

汤等组成
�
养胃汤

，

由左金丸
、

金铃子散
、

石

解清胃汤
、

芍药甘草汤等组成
。

健脾汤常用于

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病
、

慢性胃炎等偏于脾胃虚

寒者 � 养胃汤可用于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病
、

慢

性胃炎偏于肝胃郁热者
。

两方中均有左金丸一

方
，

若偏于脾胃虚寒者
，

重用吴英
，
佐以黄连

�

偏于肝胃郁热者
，
重用黄连

，

佐以吴英
。

同一

左金丸药物
，

由于剂量的不同而起到不同的作

用
。

张师应用这类方法组合的方剂较多
，

例如

香连丸治疗细菌性痢疾
，

若湿热偏重而腹痛较

轻
，
重用黄连

，

轻用木香
�
若腹痛气滞较重

，

湿热较轻则重用木香
，
轻用黄连

。

又如小青龙

汤治疗支气管哮喘
，
若肺气塑滞明显重用麻黄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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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以五味子 � 若肾不纳气明显
，
重用五味子

，

佐以麻黄
，
等等

。

理法方药 采众家熔一炉

理法方药是辫证论治在医 疗 上 的 具体体

现
。

由于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源远流长
，

历代

医家均有不断充实和发展
，
产生了许多学说和

学派
。

张师在临证应用理法方药时
，

善于熔众

家之长于一炉
。

例如补和泻这两种不同的治疗

方法
，

应补而用泻
，
或应泻而用补

，

皆犯
“
虚

虚实实
”
之戒

，

可使疾病恶化
。

金元四大家中
，

既有李东垣的补土派
，
主张

“
人以胃气为本

” ，

长于温补脾胃之法
� 又有张子和的攻下派

，

主

张
“
攻其邪

，

邪去而元气自复
”
�《 儒门事亲 》 �

，

临证善用汗
、

吐
、

下三法
。

张师则兼取攻补两

家之长
，

在他治疗的胃肠病证中
，

认为脾胃是

本
，

处方用药时
，
处处顾脾胃

，

创立了许多有

效的经验方
，

往往以补法为主
，
但亦善用攻下

之法
。

张师经常采用先泻后补
，

或 先 补 后 泻
，

或补泻同用
，

认为泻是权宜之计
，
补是治本之

法
，
泻其八九即止

，
以不伤正气为原则

，

深合
《 内经沪中病即止

”
之旨

。

例如周某腹泻
，
迁延

月余
，

面色眺白
，

神疲乏力
。

一般而论
，

久泻

为虚
，

不宜攻下
。

但患者
，

脉弦滑而长
，

苔白

厚浊而腻
，

腹胀且痛
，

下利量少而不爽
，
故方

用调胃承气汤加川连
、

木香
、

槟榔等
。

药后初

无动静
�
至午夜

，
腹中沌液作响

，

解下燥粪甚

多
。

邪去正衰
，
疲极而睡

，
十分酣畅

，
至一觉

醒来
，
痛止利减

。

转以扶正为主
，

再 三 剂 而

安
。

此案虽是久泻
，

因有积滞
，

非攻不可
。

又

如孙某
，
患肺痈

，
以

《
千金

玲
苇茎汤为主治疗

，

连进一周
，

身热不退
，
细审其大便秘结

，

此乃肺

热移于大肠
，
即加生大黄 �� 克

，

连进二剂
，

大

便畅
，

身热退 � 转方加人参 �克
，
另炖代茶饮

，

调理半月而愈
。

张师运用攻逐峻剂
，
颇多独到之处

。

例如

凌某
，

患慢性肾炎
，
全身高度浮肿

，
腹胀尤甚

。

前医先用顺气导滞利水之品
，
因水肿加剧

，

水

湿射肺
，

咳嗽气急 � 经用宣肺平喘之剂加猴枣

以化痰
，
而咳喘反甚

。

请张师诊治
，
认为浮肿

过剧
，
轻剂难利

，

急以猛剂攻之
。

处方用芫花
、

大戟
、

甘遂各 �
�

�克
，
并配合半夏

、

陈皮
、

权

实
、

大黄等
，

还加升麻 �克
。

一剂服后
，
汗出

，

便畅
、

搜多
，

病情减轻
，

连服五剂
，

气平
，
肿

退七八
，
改用温补脾肾法调理

。

其中升麻一药

极为重要
。

升麻是东垣常用之品
，
有升阳举陷

的功效
，

兼有透发作用
，

人脾
、

胃
、

肺
、

大肠

四经
。

升麻与芫花
、

大戟等逐水药配合
，

虽峻

下而不使阳气下陷
。

善于化疾 创
“
久病兼舟

”
说

祖国医学有
“
一切怪病

，
皆属于痰

”
之论

。

张

师参照各家治痰之法
，
应用于许多疑难病的治

疗
，
常获得良好疗效

。

例如霍某
，
突然昏厥

，
不省

人事
，
经两天后方醒

。

自此
，
即出现 口眼歪斜

，

右半身麻木不仁
，
颈部抽痛

，

语言不清
，
头痛

且晕
。

经几所医院的神经科诊断
，
有认为是

“
颅

内占位性病变
” ，
有认为

“
血管畸形伴血管瘤

” ，

亦有认为
“
脑血栓形成

” ，
等等

。

张师诊治时
，

根据脉弦数
、

苔黄腻
，

认为痰浊内阻
，
肝风上

扰
。

方用半夏
、

陈皮
、

获芬
、

白僵蚕
、

白附子
、

石决明
、

当归等药
，
连服四个月

，
右半身麻木

、

口眼歪斜等症消失
。

再以软坚化痰治其本
，

处

方用夏枯草
、

生牡砺
、

昆布
、

海藻
、

川贝等药
，

又调治三月
，
诸症消失

。

张师常用的软坚化痰法
，
主要有两张处方

。

一是海藻玉壶汤加减
，
如海藻

、

昆布
、

夏枯草
、

牡蝠
、

半夏
、

贝母
、

瓜萎等药
，
常应用于较为

少见的疑难怪病或肿块 �如甲状腺腺瘤
、

肢端

肥大症以及纵隔结核性淋巴结炎等�
，

对 手 术

或创伤后肉芽增生过度的治疗亦有良好效果
。

例如朱某
，
患肉芽增生过度

，
痕痕处肌肉肿胀

、

外突
、

疼痛
、

发痒
，

张师曾用夏枯草
、

牡砺
、

海藻
、

海带
、

蛤壳
、

贝母等而治愈
。

另一方是

温胆汤加减
，
如竹茹

、

积实
、

半夏
、

陈皮
、

获

芬等药
，

常应用于情志疾病
。

例如李某
，
患郁

证
，

木僵状态
，

西医诊断为
“
精神分裂症

” 。

精

神抑郁
，

默默不语
，

僵卧不动
，

久立不移
。

此

痰浊内阻
，

处方用南星
、

半夏
、

青陈皮
、

瓜萎
、



��
·

�总���� 中 医 杂 志

贝母
、

竹茹
、

九节营蒲
、

指迷获芬丸等
，
经两

个月治疗
，
诸症全部消失

。

“
久病兼疲

”
是张师长期临床实践中的心得

体会
。

认为病久必虚
，

不论阳虚
、

阴虚
、

气虚
、

血虚
，
以及心

、

肝
、

脾
、

肺
、

肾某一脏器虚耗
，

均可以影响气血的循行
。

所以提出
“
久病兼寮

”

之说�在一定条件下疲证也可以表现为主�
。

因

此
，
在治疗处方时

，

活血药常与养血药同用
，

祛疲药常与补气药同用
。

例如陈某
，

患血膨�腹

腔穿刺腹水为血性�
。

病见腹部撇胀
，

青 筋暴

露
，
两手掌赤斑

，
面部红丝缕缕

，
两胁胀痛

，

脉滑数
，

苔薄白
。

是由于疲阻气滞
，
血行不畅

，

凝聚成撇
。

处方用当归
、

赤芍
、

桃仁
、

红花
、

川芍
、

桂枝
、

柴胡
、

香附
、

党参等
，
调治二月

余
，

腹水消失
。

张师认为血痕可以生风
。

血虚生风前贤己

有论述
，

但血淤生凤
，
历代尚无记载

。

认为气

行于脉中
，

气遇疲阻而乱窜
，
乱窜之气则成风

，

所以活血祛寮可以熄风
。

如全蝎
、

娱蛤等搜风

通络之品
，

从临床观察是由于活血通络而达到

搜风的目的
。

例如金某
，
患头凤年余

，

北京某

医院作气脑造影
，

诊断
“
交通性脑积水

” 。

脉弦

数
，
苔白腻

。

先拟血疲生风论治
。

处方用川芍
、

当归
、

赤芍
、

桃仁
、

红花
、

白芷
、

牛膝
、

车前

子
、

木防己等治疗
。

服药一月余
，
渐见好转

，

头痛减轻
。

张师常用软坚化痰药加活血化痕药治疗脑

部肿瘤
。 《
丹溪心法 》 说

� “
凡人身上

、

中
、

下

有块者
，

多属痰
” 。 《 圣济总录

》
说

� “
瘤之为义

，

留滞而不去
” 。

主要是指气血流行不畅的血疲
。

若干肿瘤的产生
，
主要是痰淤交阻

。

张师应用

夏枯草
、

生牡砺
、

昆布
、

海藻
、

贝母
、

赤芍
、

当归
、

川芍
、

丹参
、

全蝎等为基本方
，

共治疗

六例
，

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治疗效果
。

辫 证 治 疗 糖 尿 病 的 体 会

山东省沽化县人民医院义和分院 杜 连 澎

摊尿病在祖国医学中属于
“
消渴

”
范围

，
据文献记

载不州妇虚和燥热两个方面
，
并互为因果

。

如病延 日

久
，
往往由阴虚而发展为气虚

、

阳虚
。

据笔者临床体

会
，
宁肖渴初期多为阴虚燥热

，
每以甘寒滋阴而取效

。

如病延 日久
，
阴虚及阳

，
方可温补

。
温补肾阳只是治

疗消渴证全过程中的一个方面
。
因此

，
治疗大法的宜

忌
，
应根据辨证而定

。

今举治验以说明之
。

患者李 又 大 ，
女

，
��岁

，
本院职工

。

患糖尿病并发白内障
，
于 ����年 �月 �� 日

，
收

入本院西医内科病房
。

入院时检查
�

空腹尿糖 ����
，

血糖 ��� 毫克
，

右眼并发白内障
。

人院后经用�
一���

、

降据片
，

后加胰岛素治疗 �� 余天
，
症状及化验同前

。

于 �月 � 日邀余会诊
。

证见
�
口渴多饮

，
咽干舌燥

，
小便频多

，
五心烦

热
，
饥而欲食

，
周身乏力

，
右眼白内障

，
只有光感

，

舌红苦薄黄
，
脉滑数

。

证属肺肾阴虚
，
治以甘寒养阴

，

生津止渴
。

药用
�
生地 �� 克

，
沙参 �� 克

，
寸 冬 ��

克
，
天冬 �� 克

，
花粉 �� 克

，

元参 �� 克
，
石解 �� 克

，

构祀子 �� 克
，
知母 �� 克

。

第一阶段经上方加减治疗 �� 天后
，
空腹尿糖 �一��

第二阶段改用健脾补肾以巩固疗效
。

药用
�

台参 �� 克
，

寸冬 �� 克
，
黄茂 �� 克

，
知母 �� 克

，
熟地 �� 克

，
五

味子 �� 克
，
女贞子 �� 克

，
山药 �� 克

，
芡实 �� 克

。

又服 ��天
，
临床痊愈出院

。

于 ����年结婚
，
婚后顺

产一男婴
，
母子均健

。
����年 �月随访

�

查空腹血搪

�� 毫克
，
近一年来吃搪及瓜果后查尿糖�一�

。

笔者体会
，
消渴证非阴虚及阳者

，

不可误以温补
。

消渴证与肺脾肾关系密切
，
因此治疗上不 能 截 然 分

开
，
应视病情有所兼顾

。 《 医学心悟
》 说

� “
大法治上消

者
，
宜润其肺

，
兼清其胃� 治中消者

，
宜清胃

，

兼滋

其肾， 治下消者
，
宜滋其肾

，
兼补其肺

。 ”
可谓经验之

谈
，
是值得后人仿效的

。


